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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长治文学一瞥

前不久，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影

像志》编辑张平女士来电，嘱托我录

制一个五分钟的视频，谈谈20世纪

80 年代长治文学的往事。那个时

代，长治文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

象。当时长治市文化馆、文联、报社

和相关刊物周边，聚集了一大批业

余作家和文学青年，也影响了许多

像我一样在工厂上班的文学爱好

者。做完视频，言犹未尽，勾起我满

腹心事，往事如潮涌来，于是提笔写

下这篇文章。

我那时在长治北郊，是山西省

太行锯条厂的青年工人。这一带

工厂居多，文学爱好者层出不穷，

藏龙卧虎之地令人刮目相看。在

太行锯条厂，我写小说和散文，倪

步云写诗和影评,水泥厂的焦保红

写小说，汽车配件厂的张红写散

文，长治钢铁厂的王进兴写小说

和散文。我们经常找机会在一起

交流读书体会，切磋写作技巧，探

讨文学观念，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在太行锯条厂，倪步云是首屈一

指的诗人。他生在天津，初中毕业后

进厂当学徒。上班之初，步云就在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豆腐

块诗篇。秤砣虽小压千斤，从此文学

梦长睡不醒。他从渤海之滨一直写

到太行山上。那时写诗也不过是押

上韵的顺口溜，与赵树理先生笔下的

李有才板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步云

给我看过他在长治市报刊上发表的

诗歌剪贴簿，那上面按年月存着他的

诗作，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朗朗上

口，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崇拜得五

体投地。

焦保红老家在陵川，他满脸络

腮胡，架一副眼镜，牙齿焦黄，既有

几分粗犷，又有山大王的气概。他

在的水泥厂离我们锯条厂约一百

米，有段时间他几乎每周都来我

家，来了就喝酒，喝了就醉，醉了就

讲文学。他的一篇散文在河南洛

阳《牡丹》杂志发表了，很得意，一

甩手，请客！步云帮忙去漳泽水库

买来一条鱼并做成糖醋鱼，保红买

了一瓶茅台，在他郊外的家里，我

们举杯庆贺。一直喝到月上柳梢

头，一伙儿人才摇摇晃晃地跨过铁

路回家。

张红与保红不同，性格内向一

些，初见面还有点腼腆。他是从写

诗转而写散文的。认识他时，他在

汽车配件厂办公室当主任。他在

厂里是篮球健将，毛笔字写得不

错，还是集邮收藏方面的行家。他

喝酒是海量，在我们那个圈子里算

高手。夏天的夜晚，张红和我坐在

小院里，喝茶，抽烟，说诗啊词啊，

歌啊赋啊，充满了文学雅士自以为

是的清高和忧患。他写了诗文常

常给我看，我又好为人师，于是指

点一番。张红很诚恳、虚心，连连

点头，有时还拿笔记下我的语录，

反而使我说话谨慎起来了。

王进兴的钢铁厂离锯条厂稍

远一点，我每次去他那里就住一

晚上，他是个很厚道的人，文章也

写得老实。他家有一盆硕大的夜

来香，我们躺在床上聊文学，感觉

满屋都是花香，香气袭人。他写

了很多报告文学，为劳动模范作

传，为企业树形象，我批评他新闻

性太强了，他就华丽转身，写起了

小说和散文。他女儿大学毕业后

参加工作，还专门来我家征求意

见，让我给他当参谋。我们那时

对于文学，没有什么功利心，纯粹

是对文学的热爱和敬畏。那是我

们最初的梦想，长治是我们梦开

始的地方。

冬去春来，万物生长。十年过

后，文艺创作刚刚开始复苏。我们

在长治文 学 的 春 天 里 ，如 花 绽

放。张红在《散文》发表了《背河

人》，焦保红在《火花》发表了中篇

小说《护身符》，我在《芳草》发表

了短篇小说《飘呀，爱情的绿叶》，

倪步云和王进兴也有大量作品在

报刊上亮相，倪步云后来还出了一

本砖头厚的长篇叙事诗。我们勤

奋团结，用自己的创作实绩，报答上

党这块古老而又多情的土地。

在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长治

市文联和文化馆的文艺干部，对我

们这些工人作者十分关心，把我们

当作人才培养。市里有什么活动，

及时通知我们参加，有了创作计

划，到厂里帮我们请创作假。上级

作协有了培训学习的机会也积极

推荐我们。记忆最深的是禹晓元、

刘潞生、沈琨三位老师。他们是我

的良师益友。在我文学起步阶段，

他们曾给过我很多创作上的指点，

使我明白了不少道理。我的进步，

得益于他们的培养和扶持。

禹晓元是个胖子，他那时住在

英雄台，与刘潞生做邻居。据说禹

晓元教过书，刘潞生则是从煤矿巷

道里爬出来的。禹老师说话细声

细气，我几乎没见过他发脾气，给

我看稿时，也是轻言细语的，指出

这里写得如何，那里该怎样修改。

1979年他在文联工作，推荐我和市

邮电局的王立敏去太原参加省作

协的文学读书会。读书会请了马

烽、西戎等大家讲课，使我的文学

创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就此步入文

学正轨。读书会期间，我创作的散

文《老顶山上访丁玲》，小说《最美

丽的》，分别发表在《山西文学》的

前身《汾水》杂志第九期和十二期，

《最美丽的》还获得当年山西省优

秀短篇小说二等奖。我的小说得

了奖，禹老师比我还高兴，逢人就

宣传。即使在他骑自行车摔伤，儿

子得肝炎的紧要关头，他还惦记着

我。这令我感动，觉得一阵阵温

暖，眼前总浮现他的形象，腆着“啤

酒肚”，喘着气为我奔波。遗憾的

是禹老师因病去世了，我一直深深

地怀念他。

刘潞生和禹晓元不同，他是

刚刚烈烈的汉子，豪爽，大方，嫉

恶如仇，广交朋友，淡泊名利，志

存高远。他是我们这帮文学青年

的“大哥大”。我们都称他民间

艺人，口头文学相当丰富，讲出

来令人捧腹。我记得他们家一年

四季都是吃面，拉面配西红柿鸡

蛋卤，放了葱花非常香。我每次

去都吃得浑身冒汗，可是百吃不

厌，恨不得连碗都吃进肚子里。

我所在的工厂离城二十里，每当

有好戏好电影，潞生就电话通知

我，我们全家便进城，享受一回

“精神文明”，晚上便睡在他家，

再享受一回“民间文学”，第二天

赶早班公交车返厂。倘若新华书

店来了什么新书好书，他就先帮

我买上。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

忆逝水年华》，是他帮我分几次

买全的。2021 年我重上太行山，

一家人还是住在潞生家里，他联

系长治市文联的领导和朋友，在

晶海藏书馆为我召开座谈会，刘

重阳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

言。会后，潞生又带我去拜望了

诗人刘金山和散文家沈琨。江湖

有道，情义无价，这就是刘潞生

的本色和感人之处。

沈琨老师是书生型散文家，

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质朴

凝重、简洁善思、表达真诚的特

征。无矫揉造作之语，无虚假伪

装之态，如黄土高原上一孔孔窑

洞的模样，让人记忆起苍凉的青

春和水墨画的意境。我从他的作

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当时在

《长治文艺》做编辑，与基层工作

者有频繁的联系。记得是一个周

末 ，他 和 韩 征 天 专 程 到 厂 里 看

我。我叫来倪步云等几个朋友，

热情款待他们。沈琨老师谈散

文写作“神与形”的关系，韩征天

谈电影剧本，大伙儿玩得尽兴，

谈得畅快，晚饭多喝了几杯，一

个个已经脸红脖子粗。结果天

太晚了，误了回市里的班车，沈

老 师 和韩征天只好住在我的小

家，我便打地铺陪客。1980 年秋

天，长治市文联组织我们参加文

学 采 风 团 ，深 入 太 行 山 区 半 个

月 ，体 验 老 区 生 活 。 到 武 乡 县

后，去王家峪、砖壁看八路军总

部旧址，去农村深入生活，七八

十里山路都是徒步走的。记得过

了蟠龙镇，天已大黑，我们继续

摸黑赶路。走在一条干河沟上，

为了给大家提神，我放声大唱湖

北民歌，沈琨老师即兴吟诗，其

中有一句“夜走砖壁月如弓”印

象极其深刻。采风回来后，我写

了散文《武乡秧歌》和小说《幽幽

兰花香》，陆续发表在 1981 年的

《汾水》月刊上。沈琨老师读后

大加赞赏，他说这就是采风的收

获，这就是生活和文学的力量。

我相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

的人是会与我有同感有共情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在年轻人

心中，即使只读不写，至少也要对

文学表示其诚恳的尊重和敬佩。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回想过去，依

然能听到那个时代的心跳，能感

受到“诗酒趁年华”的青春气息。

难以忘记，永远铭记，相信这段经

历将留在长治文学的记忆里，也

将载入我们的文学档案。我们在

回忆，青春不落幕，致敬那个激情

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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